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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笔名到昵称 □姚志明

百家荐书

教育即生长
——读《周国平论教育》 □陆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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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脑的魅力
在于突破极限
——读杨澜的《人工智能真的来了》

□江泽涵

人工智能这个领域一直充斥着神秘感，实际上它早已渗
透到日常生活中。如百年前的电改变了后来的很多行业一
般，人工智能也正在改变着金融、交通、制造业等重要行
业。近年，传得最火的当属“无人驾驶”和“智能医疗”了。

杨澜跨界探寻人工智能，在2016年带领团队走访中、
美、英、日等国的二十多座城市，共计采访三十多个顶尖研
究室的八十多位业界专家，她以文人的视角记录了科学家
们对人工智能所做的各种探索和思考，接着将这一经历制
成纪录片《探寻人工智能》。

毋庸置疑，中国在该领域已获取多个单项突出性成就，
如科大讯飞在语音识别方面已超过美国的顶尖公司。杨
澜充分肯定中国开拓人工智能的优势：拥有大批年轻的优
质工程师，后继技术力量雄浑；作为数据大国，运用场景丰
富；机器人市场，需求旺盛；大量的资本引入；等等。

人工智能的迅捷发展必将带来巨大变革，了解人工
智能的最终将走向，及正确驾驭人工智能，才是杨澜最
终想探讨的。

技术革新一直是把双刃剑，越是先进带来的好处越
大，但潜在的破坏力也越大。从庞杂的数据中寻找可
用信息，就精度和速度而言，人手远不及机器。多年
前，它就已引起人们的质疑和恐慌：“人工智能会超越
甚至取代人类吗？”

大量流水线上的岗位，那些标准化、程序化的工
作的确容易、也应该被人工智能取代，可以大幅度提
高效率，减少出错率。据说，华尔街的股票交易所员
工已比以往减少了三分之二。然而，重要的一点是，
每一次科技革命来临，减少一部分岗位的同时，也将
创造新的工作岗位。

目前，人工智能还不具备正常三岁孩子拥有的
智商，但已经让人感到无所适从。九段职业围棋手
柯洁与机器人展开对决，竟无悬念地以人类失败告
终。书中又记录一个叫“绘画傻瓜”的智能软件，通
过它绘出的椅子可卖五百英镑。在我这行外人看
来，这椅子极为形象、有水准。

人工智能会否成为科技创新的终极者，进而反
噬人类？这一激进思想以牛津大学博斯特罗姆教
授为代表：“人类命运将取决于机器人。”杨澜一言
蔽之：“人工智能可以模仿人的情感和表达方式，
但本身没有情感，无法替代交流的品质。”

前两年，传言文学创作也可以一键完成，大
概是尽可能将各种场景描写、心理独白、人物素
描和对话内容等录入存储，再通过自定义设置，
展开一套排列组合而自行成文。杨澜引述了王
飞跃教授的观点：“算法能写清楚的智能，远小
于语言能表达出来的智能；语言表达的智能，又
远小于人类大脑的智能。”排列组合的输出结果
毕竟有极限，且有重合部分，唯人脑的思维是无
穷尽的，可以在极限之外再创新，而这也正是人
脑的魅力之处。

一切并不是取决于机器有多智能，而在于
是否拥有自我意识，就算机器可以和人类一样
聪明，但最后也难以产生自我意识。人永远是
机器的主人，关键是要加强法制建设，加强人
类控制机器的能力。

杨澜认为，在知识迅速迭代、规则不断更
替的今天，学习的能力决定了我们的生活品
质。如果还停留在一些传统套路，那很多行
业将快速被机器所取代。所以人工智能也
必将是一场学习的革命。

人类繁衍后代，生生不息，早已形成了
永生模型，后代将以怎样的方式与人工智能
相处于同一个地球？人工智能的关注点，
已不仅仅是技术的新突破，还是生活理念
的升级版，需要用一个更全面、知性的角度
去审视。 （《人工智能真的来了》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9月版）

周国平是我非常喜欢的中国当
代哲学家、散文家，我读过他的《人
与永恒》、《人生哲思录》、《周国平人
文演讲录》等作品。他站在哲人的角
度，宏观、客观地说人生、讲人性、论
教育，总能让人领悟很多。近日，又
读了《周国平论教育》一书，书中的文
字素朴、真诚，令人有说不出的亲切
感，我被他的思想所深深吸引。这本
书里面收集了作者在不同时期有关教
育的文章，基本上都是以散文、随笔、杂
谈的形式呈现，语言简明，生动幽默，所
以读起来很轻松、很亲切，但回味无穷。

书中首篇是《教育的七条箴言》，这
些箴言直面事物的本质，条条针对教育
现状，条条引领努力方向。“教育即生长，
生长就是目的，在生长外别无目的”（西
塞罗）。这句话言简意赅地道出了教育的
本义，教育就是要使每个人的天性和与生
俱来的特质得到健康的成长。在周国平
看来，懂得了“教育即生长”的道理，就清楚
了教育应该做什么事。教育不是“矫正”，
而是呵护每个受教育者的天性和与生俱来
的特质的健康的生长。反思我们有些教学
目标和问题的创设，恰恰走向了教育本义的
反面。这不能不让我们思考，回味。“教师应
该把学生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这是罗素
为正确的师生关系规定的原则。在周国平看
来，“教师是否爱学生，取决于这个教师的品
德。要使学校中多数教师把学生看作目的而
不是手段，则必须建立以学生为目的的教育体
制”。“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只有教
师这种推己及人的教育目的，才能做到“以学

生为目的”正确的师生关系。
人生中最值得追求的东西，就是教育上最

应该让学生得到的东西,这是周国平思考教育
问题的基本立足点。“人生的价值，可用两个词
来代表，一是幸福，二是优秀。优秀，就是人之
为人的精神禀赋发育良好，成为人性意义上的
真正的人。幸福，最重要的成分也是精神上的
享受，因而是以优秀为前提的。由此可见，两者
皆取决于人性的健康生长和全面发展，而教育
的使命即在于此。”周国平的话语多么切中教育
的根本。周国平认为：教育的真正灵魂，在于

“守护人性”。守护人性，并由此赢得人生的幸福
与优秀，这就是周国平教育理念的核心，也是贯
穿本书每个章节的主线。“守护人性”四个字，宛
如一条发光的河流，平静而有力地穿越原野，那
些充满生命气息的智慧水花激荡着我的胸膛。

周国平说：“对学生来说，教师实际上构成
了其生长的最重要的环境。”他在《生命本来没
有名字》中，讲到一个不知名的小女孩给他的
一封信，其中有这样的话：“读到您的《时光村
落里的往事》，恍如穿行乡村，沐浴到了最干净
最暖和的阳光。我是一个卑微的生命，但我愿
意静静地听您说……”世界的时间和空间无
限，每一个生命诞生的偶然，每一个生命的存
在，也许永不相遇，但其中有一种令人感动的
因缘，对于生命的珍惜和体悟乃是一切人间之
爱的至深源泉。教师的重要之于学生来说，在
这里不需赘述，但是教师对于自己的职业，是
一种使命和责任：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对学生
的成长负责，还有就是教会学生对自己的人生
负责。如果社会是由这样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的成员组成，这个社会必将是高质量的有效率
的社会。

大凡舞文弄墨者，总有若
干笔名。鲁迅先生的笔名就有
140多个。这些笔名大多具有
某种寓意或象征，使用频率不
一，但每个笔名的取定则都是经
过他的深思熟虑。这是由于鲁
迅身处的时代、环境之影响，以及
受到他个人心态、情绪而决定产
生的。“鲁迅”，首见于1918年的
小说《狂人日记》。周树人先生曾
对此笔名解读如下：一、母亲姓鲁；
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兼取愚鲁
而迅速之意。笔名，是文人墨客题
中应有之义，历史多久，无从考证。
不过，不用真名用笔名，必有其因，
或风雅，或忌讳，或有趣……不一而
足。

网络时代，笔名有了“新一代”，
就拿微信来说，“昵称”就是其中之
一。信手拈来“朋友圈”、“同学群”中
的“昵称”，别具一格的就有：跟往事干
杯、徐徐清风、云卷云舒、清静淡远、牧
笛声声、紫罗兰、木森林、雪莲、大山、
行者、秋竹、黄河等。不过，我往往在
这些昵称后面，“标签”上他们的真姓实
名，以免聊天时张冠李戴。

去年我邀宁波日报原副总编方平
同志加入“朋友群”。已耄耋之年的老先
生的昵称叫“万山千山”（他曾在报刊上
以“万千”为笔名）。由此可见，微信中的

昵称是笔名的“变种”。
诗言志，自取笔名或昵称，往往也能

直抒胸臆。方平同志还有两个笔名：和
风、细雨。他的近作《方平文集》（上下
册）是我策划的。书中他那和风细雨式
的评论风格，岂不是我们现在应该提倡
的？我又想，假如用“和风细雨”作为微
信昵称，不亦宜乎。

1980年宁波日报复刊时首任总编何
守先笔名也不少。那时，老总们写文章，
几个笔名交替使用。何老总常用的是如
竹、初绿、阿根。2013年何老总去世时，
我曾以《笔名人品两相宜》为题，发了一
篇悼念文章，倾慕过他的三个笔名，以及
耿直、爽快、有担当的人品。然而，2016
年我在策划《何守先文集》（共五册）时，
还是因老总编个别笔名的考证，留下一
点遗憾。

尊姓大名，人皆有之，它虽然只是一
个称谓，一个符号，一般终身不变。同
样，笔名最好也固定一两个，尤其是编辑
文集时，应注明某某某（笔名某某）。前不
久，宁波著名书法家、老报人周律之的《周
律之诗文杂稿》完工时，作为策划者，我特
意询问他的常用笔名有几个。他莞尔一
笑：履之、初放。

是啊！在百花齐放的年代，取笔名
和昵称，尽可以放开一些，尽可能又如其
人，别具一格。但最好让人记住：他是
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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